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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电影文本中蕴含的寓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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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翘楚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一系列电影文

本来论述张艺谋电影，总结出张艺谋的电影利用 1、消解时间；2、零散性； 3、:

召唤式结尾等处理手段体现了电影的寓言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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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创作不仅要把人、社会、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且要找到特别

好的载体,倒不是让你拿这东西说事,而是社会意识、哲理、观念等自己往里

渗。” ［1］张艺谋电影作品中“渗”的东西挺多,他除了讲述一个故事,同时似

乎也在讲述一个寓言。即除了故事层面以外,似乎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隐藏其中。

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往往能看出不同的思想内容,不同的问题,因而使观众对

电影作出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结论,呈现出寓言的特征。  

一、寓言性体现之一:消解时间  

把本来是历史地发生的故事加以共时化变形,把原本在不同时空出现的事件糅合

到一个同时的、几乎静止的时空里,使其超越具体时空而享有某种永恒且神秘的

意义。张艺谋电影故事的寓言本身要求他采取一种客观的叙事角度,但他必须要

在影片的叙述中注入个人的思考并通过故事的讲述来表达他的情感,因而纯客观

的叙述不能成立。张艺谋转而利用娴熟的视听手段,为我们精心营造了一种纯客

观的假象,从而达到拟客观叙述的效果。张艺谋对寓言化的追求,也说明他不愿意

再像通常影片那样精心刻画事件发生变化的因果联系,而是力图越出这种因果联

系仅抓取某个享有意义的片段或断面,或者干脆把这种联系挤压为一个片段或剖

面,从而加以变形处理。为了要达到目的,张艺谋总是把影片讲述的年代向后推移,

并进而用一种虚伪的“凝重感”造成时间上的停滞,也即消解时间。影片或只在

片头上简单地出现“20 年代”或“本世纪初”等字样,或干脆只是通过影像空

间的营造及道具、服装的设置含混地交代一个大致的历史背景,如《菊豆》、《大

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在时间上,抽象地悬浮和停滞在既超现实、

又超历史的空间中,而现实和历史本身的社会矛盾则被模糊和消解掉了。［2］对

时间性有意淡化,甚至仿佛遗忘历史的时间性。故事似乎在没有具体年代、缺乏

确切时间标志的真空地带发生,如《红高粱》中的十八里坡、《菊豆》中的杨家

染坊、《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陈家大院,虽然都被贴上某某年代的标签,但这种

标签与故事本身其实并无多大的干系,重要的是使故事从中国历史的具体时间中

抽身而出。  

二、寓言性体现之二:零散性 

张艺谋电影作品故事的寓言性还体现在他的电影文本的零散性。他总是在叙事结构上露出裂

缝,并且让意义依赖于文本之外的因素。《红高粱》里, “我爷爷”与“我奶奶”的“野合”故事,同
“打鬼子”的故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说,“野合”之后不一定接着讲述“打鬼子”,而大可以

讲其他,如接着说“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情感故事;同时, “打鬼子”可以任意换成儿女打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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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或伪军等其他故事。“颠轿”、“野合”、“尿酒”、“酒誓”、“打鬼子”等事件之间,只具有松

散联系，如此,文本的意义也是片断的、残损的,更多地依赖观众的“填空”。《大红灯笼高高挂》

里,主要人物之一的陈佐千竟然“只闻其声而不见其人”,或者仅仅以背影出场。主角颂莲进陈

家前的具体背景、经历怎样,观众除了约略知道她做过“女学生”,目睹其父赠物笛子之外,几乎

一无所知。《我的父亲母亲》中,张艺谋用黑白、彩色两种画面,反映父亲的死引发的母亲的回

忆,母亲的回忆也仅仅限于父亲、母亲淳朴真挚而温馨的爱情生活,实际上也就是相爱的经历

和母亲给父亲送葬的过程。至于父亲母亲几十年的生活则为空白,观众可以在这第一步和第

一百步的隐喻下,去想像去填补。《英雄》则把这种特征推向极致,整个框架就是互不相联的三

个板块。三个板块实际上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无名假说的故事,一个是秦王假设的故事,一个

由无名讲的真实的故事,虚中有实,假中有真,虚实真假相连;并且在每一个故事中,也并没有按

线性的规则去结构,而是片片之间的跳跃。整部影片是块与块的拼合,每个故事中是片与片的

拼合,虽然看似是个整体,实际上是零散的,甚至是破碎的。张艺谋靠的是影像手段的技巧,比如

色彩、声响、镜头运动等来强化《英雄》的魅力,但是从故事的层面来看并不是很成功的。

这也可能是张艺谋为了诠释某种观念而不得不如此去处理,为了达到寓言的效果而采用的极

端的方法。  
三、寓言性体现之三:召唤式结尾  
     张艺谋电影作品故事的寓言性还体现在他意义的含混性和结尾的召唤性。含混,是说文本

的意义是多重的和不确定的,具有丰富的解读可能性。正由于文本是零散的,所以意义就显现

出难以捉摸的甚至是深不可测的特征。张艺谋善于制作这种含混的仪式化场景和形象,如颠

轿、野合、高粱地、大红灯笼、陈家大院、杨家染坊、红辣椒和笛子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张艺谋影片的突然逆转式结尾的设置上。“我爷爷”奉“我奶奶”之命完成了打鬼子为罗汉报仇

的壮举,但“我奶奶”却中流弹牺牲。这时,仿佛时间停滞,日月无光,“我爸爸”唱着民间小调送

别。这样结尾的意义是什么? 或许难有定说。杨天青终于苦熬过为杨金山拦棺 49 次,满以为

可以与菊豆团聚,不料被儿子杨天白伤害致死,气得菊豆在道出“他是你的亲爹”的真相后,放
火怒烧杨家染坊。这一结局对菊豆和杨天白分别意味着什么? 答案不应是封闭的而应是开放

的。颂莲在争宠惨败后,在三太太梅珊屋里“闹鬼”,使梅珊的歌声震荡陈家大院,随即,新的五姨

太迎娶进来,颂莲在院内徘徊的身影随镜头的拉起而愈益渺小,直到隐没在阴森而严整的四合

院之中。这个结尾也是多义的:解释颂莲的命运,预示五姨太的未来,暗示传统父亲秩序的永世

长存……秋菊决定不讨“说法”而与村长和解,村长却突然被拘捕。这时,秋菊的极度“震惊”在
告诉人们什么? 可能的解答有多种: 秋菊不该认死理地讨“说法”,法院不识时务和不近人

情,“说法”不如“活法”真实,等等。《幸福时光》的结尾,两个一无所有的人老赵、盲女,在空旷

一片的工厂的废墟上憧憬着虚幻的美好的未来。老赵,没有家,没有爱情,没有亲人,没有财富,
有的只是一颗善良的心,假托盲女的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把这信的内容讲给没有亲人、

没有光明的盲女听。盲女在善意的欺骗中,流着高兴的、感动的泪水,“一切都会好起来,是的,
会好起来”。影片在带字幕的画面、不绝的音乐声中,没有结束的是老赵的读信的声音。人不

能没有梦,但对老赵而言,这个梦是不可能的梦;对盲女而言,这个梦是不知道它是假的梦;这也

许就是这一老一少的“幸福时光”。《英雄》的结尾,飞雪、残剑相拥殉情的造型,此处无声胜有

声;另一边是无名被万箭射杀,秦王的宫墙上留着密密麻麻的箭和无名身形的虚空模型,无名

被按照最高的葬仪,在成千上万的秦兵“大风,大风”声中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是一个

空镜头:长城。究竟秦王是英雄? 还是无名、飞雪、残剑乃至长空是英雄? 究竟飞雪、残剑是

英雄? 还是无名是英雄? 这些只有留给观众去感知去感悟。这些结尾往往是在宏大的结构上,
在简单的故事中,在胜利和失败相交融时,观众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话题,没有办法实际上也没

有必要去理出清晰的结论。面对这些,永远徘徊。这结尾给读者留下期待的视野,作为召唤式

结尾,寓言的意味难以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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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谋电影在商业运作带来的成功之外，更加重要的是支撑他的影片文本所阐释的深刻

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的反思，只有在影片的文学观中阐述的寓言性与悲剧意识才能带领他走向

更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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